
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

    
第四部分李大嘴成了穷光蛋（图）

 

杨倩带着两个青皮叫开门时，陈红刚把饭做好。　　刘好没想到杨倩竟然追到了家里。一瞧杨倩的架式，明白她来闹事了。刘好不想让陈红知道，对杨倩说，咱俩的事，咱俩单独解决。杨倩本来有气，此时瞧见系着围裙的陈红，脸上的肉都要跳起来了。她指着刘好的鼻子说，你他妈脚踩两只船，一个开破三轮的，竟然玩到老娘头上。一个青皮说，姐，跟他罗嗦什么？杨倩说，不是你，老娘早就嫁人了，你赔老娘的精神损失费。刘好说，你嘴巴干净点儿!凭什么我给你精神损失费?我还损失了呢，我跟谁要？杨倩哼了一声，你爱跟谁要我不管，老娘的，你是赔定了。刘好说，有你这么不讲理的吗？杨倩问，怎么？不肯出血？刘好说，我根本就没血。另一青皮骂了一句，今天非让你出点儿，便扑过来。刘好和两个青皮干了起来，屋内一片叮当声。杨倩没闲着，抓起什么摔什么，陈红拦了她一下，她便将怒气撒到陈红身上。陈红身子单薄，哪里是杨倩的对手？几下便被杨倩弄倒了。刘好喝道，没她相干，放开她。他将两青皮摔开，扑过去护住陈红。刘好此举越发激怒了杨倩和青皮，拳头雨点似地落下来。刘好不敢动，他一动拳头就会落到陈红身上。陈红是无辜的，刘好不能让陈红白白挨打。刘好像一棵遭飓风摧残的白杨，尽管枝叶七零八落，树干依然坚挺着。十　　李大嘴的姐姐很少回家了，有时匆匆回来一趟，仅为送些东西。那个时候，李大嘴在上课，李大嘴的爷爷满世界乱窜。李大嘴姐姐站在空荡而阴暗的屋里发会儿呆，丢出一声无可奈何的叹息。李大嘴的姐姐学会抽烟了，而且是名牌烟。李大嘴从兜里拿出他姐姐丢弃的烟头让我瞧，烟嘴上有一圈淡淡的口红印，像是戴了一个红套子。我想，李大嘴姐姐抽烟的样子一定很神气。李大嘴同意我的看法，说他姐姐生来就不是一般人。李大嘴的姐姐每次回来，都给李大嘴留一个纸条，让他好好学习，照顾好爷爷。李大嘴撇撇嘴，学习有什么用呢？我姐姐学习比我还臭，现在不是照样吃香的，喝辣的，坐小轿车，抽名牌烟。我觉得李大嘴说得没错，再看姚亚男，越发觉得她拧着眉头背书的样子可笑。　　有一天，李大嘴神秘兮兮地对我说，他姐姐一定被那个家伙包养了。我知道那个家伙是谁，我打趣，那好呀!这么推的话，姚亚男该叫你舅舅了!我看，该和她挑明白。李大嘴没听出来，迟迟疑疑地说，算了吧，那丫头刁得很，不会叫我，就是叫，我也不愿意当。我嘲笑他被一个黄毛丫头镇住了，李大嘴脸红脖子粗地发誓，我要是怕她，你把我李字抠了。我说，不管咋说，你和姚亚男攀了亲，她能坐小车，你就能坐。李大嘴被我说动了心，他满眼窝子兴奋，几乎淌出来了。李大嘴也就这点儿出息，你一煽他，他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。　　李大嘴有一个多月没见到他姐姐了。这意味着，李大嘴成了穷光蛋。刘好那边，多余的钱，我是一分也要不上。那些日子，我和李大嘴只能在网吧外徘徊。我和李大嘴去歌厅守候了几次，一次也没发现他姐姐的影子。李大嘴的姐姐像是失踪了，李大嘴不知去什么地方寻她，我给李大嘴出了许多主意，比如给他姐姐留纸条;比如让姚亚男捎信;比如跟踪那辆小轿车。除了让姚亚男捎信，那些办法都用过，依然是徒劳。那天，我看见姚亚男从黑色轿车里钻出来，突然冒出一个主意。我把我的想法对李大嘴一说，李大嘴猛一拍脑门，对呀，我怎么就没想起来？我嘿嘿一笑，就你那猪脑子，还是乖乖听军师的吧。李大嘴一点不恼，那当然，我就是当了姚亚男的舅舅，咱俩也是一个战壕里的。我忍住笑问，你肯定不会忘记我？李大嘴把胸脯拍得啪啪响，我李大嘴不是那号人。那几日，李大嘴正缠着我和他做伴。自李大嘴的姐姐不回家后，李大嘴爷爷的脾气越发大了，暴躁得像被斗牛士刺了一剑的公牛。他让李大嘴出去找他姐姐，李大嘴找不回来，他就砸家里的东西。这么个老头儿，李大嘴一个人自然应付不过来。除了我，没人帮李大嘴的忙。　　实施计划的前一天晚上，我和李大嘴在学校门前转悠了十来圈。那块地形，闭了眼也说得上来。可为了保证万无一失，我和李大嘴再次进行了实地考察。李大嘴有些担心，不住地说要是他不答应呢？我说，那你就躺在车轱辘底下。李大嘴摇摇头，不成，不成，万一他刹不住车从我身上辗过去，我不成馅饼了？我说，借给他十个胆儿也不敢。其实，我心里也没底。姚亚男的父亲霸气十足，这样的男人可不像刘好，什么事都敢干。李大嘴说，钱是咱俩一块花的，你也不能光说不练啊。我说，又不是我姐姐让包了，我说话有什么分量？争执了半天，我和李大嘴采取了一个折衷的办法：李大嘴先出手，往车轱辘底躺的任务则由我完成。回到李大嘴家，李大嘴爷爷瞪着一双牛卵样的眼，找见了？李大嘴摇摇头。老头儿便跌出一脸怒容，顺手将一个茶杯摔在地上。老头儿的声音像一个弹力球，叮当乱撞，这么多天连面也不露，她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爷爷？李大嘴嘀咕道，这个老东西，再砸连用的也没了。老头儿气哼哼地说，要是几年前，我把她的脑袋拧下来。老头儿总算有了一点儿自知之明。李大嘴蹩进了里屋，老头儿就冲着我一个人骂。我不住地冲老头儿点头，往下他牢骚了些什么，我根本没收进耳朵。我还在想那项计划。老头儿泄完火气，渐渐平静下来。老头儿说，睡去吧，明天接着找，她还能钻进地缝里去。我这是代李大嘴受过，从老头儿的折磨中逃出来，我大大地松了口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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